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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下班以后，我常常去菜市场，买
二两葱、三两姜、一棵大白菜之类的
东西回家。这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一
个规定动作，成了一个习惯。

而习惯的东西就是生活。好比我
爬上七楼，在楼梯拐角处便闻到了排
骨海带汤、花椒炒鸡、红烧芋头的气
味，这些食物的气味，也是一个家的
气味、生活的气味。

一个人，一个和你朝夕相处的人，
一定是有气味的，这种气味像水渗透到
土地里一样，深入你的骨髓。我对一个
城市的记忆，也是循着一种气味而来
的。这种气味突然之间就唤醒了我思维
的细胞，打开了我身体的一道闸门。

在那间油烟弥漫的厨房，有一个
扎着围裙的女人正拿着锅铲炒菜。她
已经有很明显的眼袋了，这让我想起
一个南瓜上的皱纹、一棵在时光里枯
萎的树。一个人的生命其实也像植物
一样，不能抗拒自然的法则。

我回到家，疲惫的身体陷入沙发
里。好多年，已经没有用力的拥抱，也
没有醉人的香吻，连牙齿也在岁月里
开始松动了。有一种说法：一个令你

深深迷恋的女人，她的身体里会散发
出一种麝香的气味，而她的爱人会为
她的这种气息而心旌荡漾。想起当初
同她相恋，小小的骨节也被用力握出
了声，爱情中的女人，散发出像麝香一
样的体味，让我如云朵陷入了蓝天。

后来，这种气味被尿片味、奶粉
味、柴米油盐味更深地浸透了、替代
了。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失魂落魄地
寻找这种气味，像一头不安的野兽在
寻找可以追逐的东西。

岁月流转，后来我才明白，更多
的生活是在寂静之中完成的。比如晚
饭后，我打开电视看新闻，妻子在一
旁轻轻擦拭茶具上的灰尘，或者拿起
一份晚报，看那些大街上巷子里发生
的市井新闻。我们默不做声，但均匀
的呼吸在房间里起伏。有时候，我甚
至在电视的声响中发出了轻微的鼾
声，妻便拉拉我的衣角，示意我和她
出去走一走。

这个小城的大街小巷，几乎都留
下了我们的脚印。这些脚印被雨水冲
刷、被时光浸染，但它画出的路线却像
掌纹一样熟悉。有时候，散步也是无声

的。我们只是静静地看风景，哪幢楼房
破土动工了，谁家的窗帘换了颜色，哪
棵树的叶子变黄了，这些暗自发现的
细节，我们最多用眼神交流一下。寂静
之中交换着寂静，走得最近的人才是
记得最深的人。而那些喧哗之中的表
白、漫天花海中的热烈，更像戏台上的
人生，曲终人散之后成为不再显影的
底片。潮水是无家的，只有静水深流，
才有家的方向。书上说，一棵树如果栽
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就不会
干枯。那么，这婚姻的旅途呢？如果也
像一棵生长在溪水旁的树，多好。

多年的婚姻生活之后，有人说，像
植物一样并肩生长在一起的两个人，
更多的是如根一样的亲情。所以，在彼
此的心里，夫妻如亲人一样厮守。

亲人之间的感情不会昙花一现，
亲人是值得我们去相守相爱的。最值
得想念和铭记的，最值得与之分担苦
痛、分享幸福的，是亲人，也是婚姻中
惺惺相惜的两个人。而这一切，常常
是在更深的寂静之中完成的。只有寂
静中的爱，才让我们能听清来自灵魂
深处的寂静之声。

他跟在后面，气喘吁吁
地；她跟在他后面，欲言又
止。

我知道，他们有太多的
不忍和不舍想对我说，然
而，一向脾气古怪的我，并
不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千
叮咛万嘱咐，于我而言，他
们的每一声“哽咽”，都是我
的羁绊、我的伤。索性，每次
离开的时候，便故意走在他
们前头，背对着他们，强忍
着内心的疼，压低声音说，
回去吧，回去吧，我会照顾
好自己的。

他，是我的父亲。
她，是我的母亲。
以前，每次走的时候，

也是他们跟在我身后，当
然，还有她。每次，他们已经
回去了，她却一直跟在后
面，有好几次，我自私地以
为她想让我给她留点零用
钱或者什么，也有好几次，
我从仅有的车费中给她匀
出了一些，哪怕我不辞辛苦
要熬夜赶火车。而每次，她
说啥都不要，推来搡去直到
我假装生气她才拿上。我安
慰她说，赶快回去吧，我自
己能照顾自己。她表面点头
应允，然而步子却没有改变
方向。那一刻，我始终不敢
回头，我怕回头的瞬间止不
住没有出息的眼泪。

穿过田地、穿过小河，
我站在公路边上等车。这个
时候，我才敢回过头去，却
发现，在村口我离开的那个
地方，有个身影仍在徘徊，
不用说，一定是她。我戴上
眼镜远眺，果真是她，身子
骨矮小且有些佝偻。那一
刻，我的心就像刀绞一样猛
的一疼，恰好，车来了，我也
就走了。留下村庄和那个身
影在我的视线深处久久不
去。

她，不是别人，正是离
开我们已有三年时光的祖
母。

说实话，祖母每次的叮
咛和嘱咐都会让我本来就
很矛盾或者说去留不定的
信心减弱，有好几次，我都
不想走了，外面有什么好？
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试
问，天下哪里的黄土不养
人，何必身在异乡为异客
呢？可我终究还是去了。好
多次，祖母都埋怨我走的时
候不回头看她，其实，祖母
哪里知道，每每那时，我已
经泪流满面，一个远行的孩
子，又怎会在亲人们面前流
露丝毫的疼和伤呢？

而今，母亲和父亲却替
代了祖母的位置和目光，远
远地站在村口送我。那一
刻，我甚至有点担心，生怕
父母临时又向我叮嘱什么，
那么，我自我调节、营建的

“堡垒”又会一下子坍塌。其
实，前一天夜里，该说的已
经说了。父亲说，出门在外，
不要和别人逞强，吃点亏没
什么。母亲说，不要疼惜钱，
钱挣下就是花的嘛，你看这
些年，把娃瘦的。

收拾好行装，随身的几
件衣服、几本书，村里人说
我像个旅人，的确，简装上
阵，没有一点儿束缚。其实，
他们哪里知道，我是用我的
行动来安慰父母，告诉父母
我在外面很好，一如那夜我
对他们说，我走的时候，你
们千万不要叮咛，你一说
话，我就忧伤。

你一说话

我就忧伤

□泾芮

对于我来说，妈妈是一直存在的，
她似乎天生就是妈妈，从我记事起她
就扮演着妈妈的角色，照顾我的饮食
起居，教我读书写字，有陪伴嬉戏之
时，也有爱之深责之切之时。我生命的
每一刻都有妈妈相伴，我却从没想过，
妈妈青春飞扬的日子没有我的痕迹，
她见证我的成长，我却没有参与妈妈
的成长与蜕变。

是在一脚深一脚浅地经历了青春
的美好与苦涩后，是在经历了初中到
高中、高中到大学到毕业后，才突然发
觉，我走过的时光，妈妈也同样走过，
我见的风景、体味过的心情，那个美丽
的女孩子也曾体味过。是的，这一刻，
我们像是同龄人，都停留在这似水流
年的花季雨季。她也曾像我一样，望着
镜中的自己，被桃之夭夭的代表着青
春的容颜蓦地灼伤过；也曾像我一样，
拥有吹弹可破的肌肤，素面朝天；也曾
像我一样，为了外出而试遍衣柜中件
件华裳；也曾像我一样用功读书，一样
在异地想念那个叫家的地方，一样为
那些小事又哭又笑，一样为一株睡莲
而驻足，一样不知柴米油盐酱醋
茶……是我平日太粗心，我竟然自私
地忘了，妈妈也曾是家里的小公主，曾
是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女子，曾是
新奇地感受着亲情、友情、爱情的孩
子。我以为，她生来便是为做我的妈
妈，生来便会做饭洗衣、便会相夫教

子，而我是她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可
是，在某一刻，她应是带着幸福而又有
些不安地成为爸爸的妻子，成为我的
妈妈，尽力适应角色之间的转换，学着
做个偶尔甜蜜偶尔烦心的小主妇，学
着做个偶尔上进偶尔疲惫的小白领。

其实，每个母亲都是璀璨星河边
上临水自照的小仙女，是父王最珍视
的那个小女儿。她们制芰荷以为衣兮，
集芙蓉以为裳。她们都拥有一件华美
无比的羽衣，如阳光般金灿灿，或如月
光般银闪闪。她们轻敛裙裳，于水边窥
见自己姣好的容颜，灼灼其华，灼伤了
时光，碰触到自己柔软的内心。可是有
一天，她们决定去凡间做一个母亲，她
们心甘情愿地褪去自己身上的羽衣，
而换上了人间的粗布葛衣，收起自己
的任性、娇纵，似乎在一夜之间学会了
母亲独有的坚强与付出。曾害怕走夜
路的她们，因急于回家哺乳孩子而忘
记黑夜中的忐忑；曾饭来张口的她们，
成为做百般花样饭菜的大厨；曾胆小
而腼腆的她们，因急于保护孩子而成
为最勇敢的骑士……从我记事起，那
个小仙女便已完完全全变成凡世间的
妈妈，她将过去隐匿得如此好，以至于
我从未找到那个百宝箱，从未见过仙
女的羽衣，从未想过眼前为我操劳、一
直本能地爱我的妈妈原来是仙女变
的。也许是我太粗心，我竟还不如张晓
风爱听故事的小女儿，钩着妈妈的脖

子，瞪着好奇的双眼问一句：“妈妈你
是不是仙女变的？”是我忽略了妈妈的
美丽，忽略了她的仙法，若不然，她怎
会变出我想要的一切东西？若不然，她
怎会有无尽的爱给我？

随着成长，才慢慢体会到为人父
母的辛劳。也随着长大，对妈妈的爱不
仅仅再是顺从和听话，越来越想去替
妈妈分担。爱她，如同她是母亲；怜她，
如同她是女儿；近她，如同她是闺蜜。
想去听这个仙女故事的前前后后；想
去了解她的童年她的青春；想去补偿
她，为她落到人间的决定和为人母的
付出；想找出她的百宝箱，翻出她的羽
衣为她披上，告诉她，她还是那个无忧
无虑的仙女，美丽而优雅。

是的，每个母亲都是仙女变的，只
是粗心的我们每日置身于身外之事而
从未觉察。某日看到某篇文章计算与
母亲相见的次数，若每年寒暑假各回
去一次，若再有 60 年的生命，不过相见
120 次。算法虽有失偏颇，但这数字还是
让我内心突然惶恐，原来，高考过后，就
意味着相见之时再也不会多于分离之
时。生命若八十余载，相伴不过六十年，
于漫漫时间长河中，母女情分竟如此
短暂。也许我们该知足，于个体，六十载
够我们做完所有想做的人间之事。

让我们下次回家时，不忘半认真
半调皮地问妈妈一句：“妈妈，你是不
是仙女变成的？”

那一年，他要去几内亚比绍，去三
年。我知道那地方，在遥远的西非，炎
热而贫穷的国度。刚一听说，心里就酸
涩疼痛起来。以为是不舍，不曾在意。

送他出发那天，他在船舷上，挥手
又挥手。我心里的酸涩，直逼到喉间，
仍以为是别离的缘故，急忙转身，不让
他看到我眼底的泪，可心像被电流击
中，尖锐地疼痛，虽然只有一瞬。

他时有信来，只说些当地风俗。说
西非人比煤炭还黑，男人可娶好多老
婆，他们常年不穿鞋，妇女用头顶水、
搬运东西，说那里水果很多，一顶帽子
可换几箩筐水果。他也寄照片来，在大
使馆门口拍的，背景里能看到黑得像
炭的当地人，他也变黑了，牙齿特别
白，但精神状态很不错。

有一天晚上，我怎么都睡不着，那
股熟悉的酸涩一次次逼到眼里。翻来
覆去，脑海里是他背我去找医生的画
面。

那时，我五岁，从楼梯上滚下来，
手摔伤了，甩来甩去，完全不受支配。
他吓坏了，背起我就往医院跑，跑得太
急，他跌了一跤，以为又伤到我了，哇
地哭起来，顾不得自己嘴唇上又是血
又是泥，只问我，伤到没？伤到没？他跌

倒后双手没松开我，自己摔得嘴啃泥，
我却在他身上好好的。半路上，不知谁
喊，不能去医院，得去找接骨的。他又背
起我往回走，找到村东头的接骨医生。
那医生说，只是脱臼，复位就可以了。命
他抱紧我，协助做复位。他的身体像筛
糠似的发抖，医生吼他，抖什么！这么抖
复位不好我可不管。他还是止不住发
抖。医生的胖老婆说，别吼他，还是个孩
子呢，我来抱。可我只要他抱，哭着喊着
要他。最后是抱着他发抖的身体做的
复位。那年，他不到十六岁。

过了一星期，突然接到消息：他左
手被绞到机器里，五个手指，全没了。

消息是他单位的同事辗转传来
的，他让人别跟我说。那人跟我说时，
我正在给一个额头被玻璃割了个小口
子的病人清创缝合，带信的人话没说
完，我浑身发抖，手里的缝合针，再无
法穿过那细皮嫩肉。

想象得到痛，想象不到有多痛。那
么遥远，听他喊一声痛，都得穿越亚非
两大洲。听不到他喊，却清晰地感知到
他的痛，在想象中无限放大他的痛，更
为自己不能帮到他的无奈而痛。再遇
到鲜血淋淋的伤者，就把他们当成他，
颤抖得穿不起针，拿不住纱布，眼泪止

不住地流，甚至嫉妒他们有亲人的身
体可倚靠。当医生，已不称职。

多年后，有一次，他酒后说，当时
那痛啊，才知道什么叫痛不欲生。让人
把他绑在椅子上，痛极了，就哈哈气，
连呻吟声自己听起来都是痛的，所以
不敢呻吟。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已浑身颤
抖。

他不知道，他受伤后足足半年，醒
时梦里，我都被一种清晰的痛纠缠着。
他的创口愈合了，他回国了，我却依然
看到鲜血淋淋的伤者就发抖。

他的左手，拇指和食指还有一节
半，其他三指，都只剩短短的一节，日
常生活受了不小影响，他只说，这残
指，生生戒了他吹笛子的雅好。

我，因为再见不得伤者而离开了
医院。我常想，如果他当时在我身边受
伤，我看着他伤他痛他痊愈，或许不会
这样。看得到的创口会愈合，看不到的
创口，却永远不知如何修复。

母亲常说自己有一巴掌的儿女，
他是食指，我的二哥；我是小指，他的
小妹妹。十指连心，相同的基因，神秘
地连接着我们，痛是亲情神经表达里
最真切最特殊的一种。

爱在寂静里
□李 晓

妈妈，原来你是仙女变的
□刘 瑶

后遗症
□施立松

围城感悟

蓦然回首

性情文本

悠悠我心

只有寂静中的爱，
才让我们能听清来自灵
魂深处的寂静之声。

每个母亲都是仙女
变的，只是粗心的我们每
日置身于身外之事而从未
觉察。

相同的基因，神秘
地连接着我们，痛是亲
情神经表达里最真切最
特殊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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